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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阴山地区政治变动与移民农业开发

刘晓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 明代是阴山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明初在阴山地区实行军事卫所制，设卫兴屯，成为明代内地

民人进入阴山地区的重要端始。 明中叶，山陕边民、边镇军卒与白莲教徒等内地民人不断进入阴山地区丰州

滩等地进行农业垦殖，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 隆庆和议后，阴山地区农业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 明代

阴山地区政治变动所导致的人口迁移是农业开发的重要动力，因政治形势变化驱动的移民涌入进一步推动

了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外来人口迁移规模扩大与阴山地区农业开发进程深化相互作用，为阴山地区的

农业生产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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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山地区泛指阴山山脉及周围区域，其地理
空间范围处于东经 １０６°—１１６°，北界大致为北纬
４２°，区域内分布有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鄂尔多

斯高原、乌兰察布高原等地理单元。 按今日内蒙
古行政区域划分，其覆盖地域大致包括巴彦淖尔

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及鄂尔多斯
市北部等地区。 明代是内蒙古地区历史发展的重
要阶段。 在元朝对中原统治结束后，阴山地区因

其重要战略地位而成为明蒙双方反复争夺、长期
拉锯的地区。 当前学术界关于明代阴山地区农业

开发的专题性研究较少，笔者拟结合前人成果①，
以政治变动与移民迁入为视角，对明代阴山地区

的农业发展进行探究，以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阴山地区地理概况
阴山所处的内蒙古高原的形成可追溯至约 １．

３ 亿年前，古生代末期的华力西运动②与中生代侏

罗纪时期的燕山运动③造成蒙古地槽隆起并奠定

了高原地貌形态。 在地质形成过程中，内蒙古高

原的南部翘起，形成阴山山脉。 东西走向的阴山
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巴彦淖尔市杭锦后
旗的狼山，东至闪电河谷地（滦河），长约 １ ２００ 千

米，由西至东依次由狼山、色儿腾山、乌拉山、大青
山、大马群山构成。 阴山南北分别是鄂尔多斯高

原与蒙古高原，乌兰察布草原分布于阴山东段北
麓，河套平原和土默特平原位于阴山中西部南缘。

阴山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沟谷山涧发育出昆都
仑河、大黑河等河流并向南汇入沿阴山南麓流淌

的黄河，此外亦有如岱海、哈素海等积水湖泊在此
地零星分布。

自然气候方面，阴山所处地域属于大陆性季
风气候。 因距离海洋较远和周边地理单元阻隔等

原因，阴山地区气候较干旱，春季多风，冬季寒冷。
受地理位置与季风气候影响，阴山地区降水较少

且分布不均，自然降雨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夏
季，空间分布上呈现由东到西减少趋势，降水年际

变化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 明清时期阴山地区

气候与当代略有不同。 １４５０—１８９０ 年期间全球气
候相对寒冷，气温较现代低 １℃—２℃。 在我国这

一时期恰是明清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明清小冰
期”。 受此影响，阴山地区也出现了低温期，冬、夏
季降温均较明显，１６２０—１６４０ 年期间阴山地区初霜

期较当代提前了 ３０ 天以上［１］。 “明清时期明长城

一线成了农牧业文化的分界线，其间农牧交错带曾

反复推移。” ［２］气候暖期阴山大部分地区均适合农

垦，冷期则主要在长城以南地区发展耕种生产。
阴山山脉是季风性气候区和非季风性气候区

的分水岭，又因其处于黄河流域的北部边缘，依托

本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属于比较典型的宜耕宜牧
地区，处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地区。 阴山

地区既有阴山南麓农业耕种区，又有阴山北缘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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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游牧区，周边地区依据自然条件的差异而发展
为农牧交错区。 阴山地区内农耕区与游牧区既界
限分明又耦合分布，成为传统北方游牧民族与中
原农耕民族之间的缓冲带和多民族的聚集带。 特
殊的气候地理条件使得阴山地区宜耕宜牧，明蒙
双方围绕此地展开反复争夺。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
化，内地民人不断进入阴山地区生活，促进了阴山
地区的农业开发。

二、明初明蒙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
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 年），明军攻克大都（今

北京），元顺帝北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
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元政权北徙后仍自
称“大元”或“大蒙古”。 学术界一般将 １４ 世纪中
叶至 １７ 世纪中叶，即 １３６８ 年元亡至 １６４４ 年清军
入关前后将近 ２７０ 年间以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为
主的蒙古史称为明代蒙古史④。 明代蒙古势力虽
撤居漠北，但仍谋划恢复旧疆。 当时阴山大部分
地区处于明代蒙古势力控制之下。 为完成统一和
巩固边疆，明蒙双方在阴山地区进行了长期反复
的争夺。

（一）洪武前期明蒙双方对阴山地区的争夺
洪武前期明廷对明代蒙古残余势力采取全力

清缴政策，多次组织军事行动，希图“永清沙漠”。
洪武三年（１３７０ 年）经沈儿峪之战打败了扩廓帖
木儿，“尽降其众” ［３］２４，乘胜“逐北至察罕脑儿，擒
猛将虎陈，获马牛羊十余万” ［３］３７５３。 此战后，屯居
于阴山地区的扩廓帖木儿进一步北走，退出长城
以南地区，明廷控制了阴山南麓地区。 洪武四年
（１３７１ 年）正月，朱元璋曾下令免除丰州、东胜州
的租赋，“山西丰州、东胜州、太原府兴县以去年
旱灾，诏免其田租” ［４］卷６０，洪武四年正月戊申。 洪武五年
（１３７２ 年）正月，明廷筹划北征，遣徐达、李文忠、
冯 胜 等 大 将 率 师 “ 三 道 并 进， 以 清 沙
漠” ［５］《故元遗兵》，１３３。 但在岭北之役中，明军损失惨
重，朱元璋调整对蒙政策，由全面清缴转变为积极
防御，北部边防内收。

此后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反复争夺，形成
此退彼进、彼进此退的局面。 洪武六年（１３７３ 年）
九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
天城、白登、东胜、丰州、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
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
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
九” ［４］卷８５，洪武六年九月丙子。 阴山南麓的丰州、云内等
地民人在洪武六年奉旨徙出后，该地为明代蒙古
占据，且人数不少。 《 洪武本纪》 记载： “（ 洪

武———笔者注）六年十一月壬子，扩廓帖木儿犯
大同。” ［３］２８这可侧证大同北边的阴山地区实为明
代蒙古所据。 洪武七年（１３７４ 年），“五月辛未，大
同都卫遣兵出丰州、云内等处，捕获鞑靼六百九十
五户，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 ……八月丙辰，左副
将军李文忠率师至丰州，分道追击胡兵，擒其故官
十二人，俘虏其众二百二十人，并获马驼牛羊甚
众” ［４］卷８９，洪武七年五月辛未；卷９２，洪武七年八月丙辰。 此时活跃在
阴山南麓丰州、云内等处的民众应该以蒙古人为
主。 从“捕获鞑靼六百九十五户，计一千九百九
十三人”的记载推断，在当地长期固定生活的蒙
古人应当不少，查获“马驼牛羊甚众”也可见蒙古
人在此蕃息日久，生活生产已有一定规模。 明代
蒙古与明廷围绕阴山地区的争夺战争时断时续，
此地实际控制权也时常变更。

（二）洪武后期明廷对阴山地区的经营
朱元璋认为，“胡虏余孽未尽殄灭，终为边

患……肃清沙漠，在此一举” ［４］卷１８５，洪武二十年九月丁未，
于洪武二十年（１３８７ 年）派蓝玉率兵在捕鱼儿海
（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贝尔湖）大败明代蒙古
军主力，“其部属皆奔散，元裔日微” ［５］《故元遗兵》，１４５。
此后，明朝在阴山地区统治渐趋稳定。 明初，朝廷
控制阴山地区后所建立的重要军事行政建制就是
设立卫所。 兴和千户所（在今河北省张北县），隶
属北平都司，管辖阴山东部地区；东胜诸卫隶属山
西行都司，统辖阴山以南地区；宁夏诸卫隶属陕西
都司，辖境包含阴山西部的河套部分地区；东胜、
丰州地区所设置的羁縻卫所是为安置率众内附的
蒙古贵族而设，主要包含忙忽军民千户所、官山卫
与失宝赤、五花城、斡鲁忽奴、燕只斤、瓮吉刺五千
户所［３］９７４，分别隶属绥德卫、东胜卫和大同都卫。
随着边疆局势的稳定，明廷在阴山地区置卫兴屯，
移民垦荒，是明代阴山地区内地人口移入的重要
端始。 为加强边禁管理，明初所修《大明律》规
定：“越度缘边关塞者，杖一百，徒三年；因而出外
境者，绞。 把守之人，知而故放者，同罪。” ［６］ 洪武
二十二年（１３８９ 年）谕令：“守御边塞官军，不得与
外夷交通。 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及私事依者，全
家坐罪。” ［７］稳定社会秩序后，明廷以屯田的形式
在当地恢复农业生产，《明史·太祖本纪》也载：
“洪武二十五年，冯胜、傅友德帅开国公常昇等分
行山西，籍民为军，屯田于大同、东胜，立十六
卫。” ［３］５１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元末战争后有所
恢复。

阴山地区在明朝北部边防中的地位是随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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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对抗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
历史过程。 明初以驻守边关和沿要塞建立卫所为
主要形式，建立以单个驻守点为军事依托的初级
守备形态。 自永乐开始，随着明蒙对峙局面的形
成，明朝防区逐渐收缩到洪武初期固守的诸关隘
内，并修建了自山海关至甘肃嘉峪关的明代长城，
北方军事界限更加清晰，阴山地区也成为重要的
地区性边防地带和明蒙争夺的军事缓冲地区。 明
初明蒙双方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的历史影响是
多方面的。 一方面，明初阴山地区的频繁战争产
生了许多消极影响。 明蒙双方在此地反复割据，
影响了阴山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明代蒙古也因
战争消耗，蕃息不易，多率部游牧北走。 另一方
面，明初，朝廷在控制阴山地区后设卫兴屯，垦荒
生产，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明代阴山地区内地人
口的移入和生产发展。 永乐以后，明朝北部边防
逐渐向内收缩，阴山地区的卫所多内撤废止，蒙古
军又南下进入阴山地区活动。

三、明中叶北方边政败坏与民众迁移
明初，依恃强盛国力，朝廷对北部地区的统辖

控制较稳定，而仁宗、宣宗以后国力日渐衰弱，北
疆危机日益严重。 成化年间，达延汗崛起并重新
统一明代蒙古各部，实行分封并设立左右翼六万
户。 达延汗死后，各部又陷入分裂。 明代蒙古各
部势力不断发展并频繁进出明朝北疆，尤其是正
统年间的“土木之变”，极大地打击了明朝北境的
防御体系，成为明朝北部边防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嘉靖初，以阿拉坦汗为首的右翼蒙古最为强盛，不
断向周边征战拓地，明蒙冲突日渐剧烈。 明臣沈
一贯 感 言： “ 终 嘉 靖 之 世， 无 一 岁 无 虏
患。” ［８］《请许套虏求款揭帖》，４７６４明代蒙古入掠原因是多方
面的。 一方面，嘉靖时期商业上闭关拒贡与军事
上消极防御策略使得蒙古人农产品与手工器具的
日常需要无法得到稳定补充，“锅釜针线之具，缯
絮米蘖之用，咸仰给汉” ［９］《俺答列传下》，１１４。 另一方
面，明中叶北部边政败坏，北部镇卒边民饱经战
乱，疲于守备应战。 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 年）二
月，给事张尧年、御史王晰联合上疏表陈蒙古军入
掠情形与山西边将的消极御敌，陈述较为典型，条
摘如下：

……虏自去年六月十八日进边，至七月二

十二日始出，自来留恋内境，未有若是之久；其
所残破卫所十余、州县三十有八，西至河泽，溢
东掠平定、沁、辽，南入潞安、平阳之境，纵横不

营千里，自来蹂踊地方，未有若是之广；广杀掳

男女十余万人，抢劫马牛畜产、财物、器械至不

可胜纪，自来被害之惨，未有若是之甚；且虏众

虽称数万，其实不过万余，而我士马四集，其众

亦且五万。 乃诸将望风退缩，择便自藏来避其

锋，归 镊 其 后， 绝 无 有 敢 向 虏 营 发 一 矢

者［１０］卷２７１，嘉靖二十二年二月乙亥。
此段记载中称明代蒙古入掠“未有若是之

久”“未有若是之广”，而明军消极防御“未有若是

之甚”。 明中叶明蒙对抗激烈情势可见一斑。 实
际上，自嘉靖二年（１５２３ 年）一直到隆庆和议前，
《明实录》等史籍中有关明代蒙古集众入掠与北

边明军被动消极防御的类似记载大量存在，较成
规模的入掠活动几乎年年都有，如遇有灾害等情

形，入掠次数亦有增加。 明朝中后期的局势虽然
总体上与明代蒙古处于战和不定状态，但随着明
蒙对抗政治形势的变化，内地民人不断北上垦殖，
从事生产。 明中叶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内
地民人大致有三类：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的
镇卒军民，白莲教徒。

（一）山陕边民逃难避祸迁入是阴山地区人
口增长的重要原因

“初城胜州，一度经营套地，旋从废弃。 自是
及于清初，仅陕晋细民出没其间，春出秋归，名曰
雁行，其迹甚微，盖省境东西千余里，复沦为游牧

之区矣。” ［１１］《绥远水利沿革》 明人谢肇淛则认为，逃避

明朝剥削与压迫是山陕边民进入草地生活的重要

原因，其称：“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
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

虏中简便也。” ［１２］ 另外，因明清小冰期气候变化，
明中叶北方地区自然灾害频繁，“饿莩盈涂，不可

胜计” ［１３］卷２５６，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 明朝因国力衰颓，无
力纾解困苦，山陕边民生活颇为艰辛，因而大多选
择进入草地避难谋生，“……但陕西地方军民，述
年以来，困于虏变，困于岁加，困于转粟，困于修筑，
公私匿竭，巧藏空虚，别难措置。 ……加以频年兵

荒，疮痍未复，卒遇久旱，遂成大饥。 闾里萧条，逃
之接踵，盗贼间起，剽掠潜行，困敝艰难，莫可名

状” ［１３］卷２５６，成化二十年九月己酉。 灾害侵袭与明蒙战争冲

突频仍，使得山陕等地边民军卒生活困顿，《五原县
志》载：“明中叶，蒙古各部复据河套，内地饥民或负

罪者，往往潜赴入套，垦田自存。” ［１４］

此外，他们还要遭受边官墩将的压迫和租税

剥削。 这进一步使阴山草地成为山陕边民逃难之
地，“故闻边人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佚乐

者” ［８］《上边议八事》，１１４８。 “尝密闻外间人言，向特怕虏

杀我耳，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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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也， 不 过 粟 一 囊 草 数 束， 别 无 差 役 以 扰
我。” ［１５］《大同平叛志》，２６０山陕边民常因避灾和减轻生
活困苦而进入阴山地区谋生，“我与其死于饥饿，
作枯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独
可得活命也” ［１６］２６０。 山陕边民生活艰辛，是其北
走进入草地生活以避难求生的重要原因。

（二）社会失序，大同镇不少兵卒逃入阴山地区
明朝中后期，边政堕废与社会失序导致大同

军乱爆发，不少镇兵军卒进入阴山地区生活。
“初，大同之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
部。” ［５］《俺答封贡》，９１２大同镇分别于嘉靖三年 （ １５２４
年）八月、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 年）十一月两次爆发
军乱，不少军卒进入北方草地生活。 “（嘉靖———
笔者注）三年七月，大同军叛，多走出塞降虏……
十三年闰二月，遣大臣赈抚大同，叛者北走从虏几
千人。” ［１５］《皇明北虏考》，２１２ 在嘉靖年间大同军乱事件
的催化下，不少边堡墩卒举乱后进入草地生活。
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 年），在大同镇老营堡游击李
应禄家干活的刘四郎“于本年五月内，因李应禄
剥削军粮及严行捆打，怨狠，就合谋为不义，倡率
见在虏营逆犯陈世贤、王殿等，各又不合听从，持
刀杀伤游击，各骑官马，带领见在虏营伊母贺氏、
妻陈氏，并各人男妇一百三十余曰，于本月十三日
由本堡丫角山出边，投入俺答部下，发送板升住
种” ［１５］《赵全谳牍》，１１４。 此为明中叶北边兵卒与将帅
发生矛盾后北走进入草地生活的较为典型的事
例，而阿拉坦汗也多予以接纳安置并“发送板升
住种”。 对于明中叶北边军卒成群结队进入草地
生活的现象，时人就有认识，如名臣胡宗宪称：
“臣闻虏寇之入境也，鸱张乌合，动号十万，然其
间真为彼之种类劲悍难当者才十之四五耳，余皆
吾中国之赤子也。” ［８］《题为陈愚见以裨边务事疏》，２８０２除了逃
避祸乱和官将剥削等原因外，阴山草地上明代蒙
古部落的生活风气也具有吸引力，如“虏法虽有
君臣上下，然劳逸起居，甘苦与共，每遇徙落移帐，
则胡王与其妻妾子女皆亲力作，故其人亦自合心
勇往，敢死不顾。 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
耳，真有上古结绳之意。 一入中国，里胥执策而侵
渔之矣” ［１２］ 云云。 又如，“彼中禁网疏阔，征缮甚
稀，耕田饱食，岁仅有斗酒罂粟输主者，无它苛焉，
故板升之聚数万” ［１７］。 阴山草地上下同甘苦的风
气，对饱受边官镇将欺凌剥削的边民边军北上迁
移谋生有很大的吸引力。

（三）白莲教徒进入阴山地区活动
明中叶，吕老祖、赵全等白莲教徒不断招引内

地民人入居阴山草地生活。 白莲教缘起于南宋时
期，由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 在元朝，白莲教进一
步发展。 明初，朝廷以高压政策禁绝白莲教发展，
明中叶，北边军民与白莲教徒多因政治等原因进
入阴山地区中部丰州滩生活。 “当大同右卫大边
之外……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 中国
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
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 ……是时虏酋俺答引
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
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
板升如故。” ［１０］卷４８６，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 白莲教徒丘富、
赵全、李自馨及招引而来的内地民人得到了土默
特首领阿拉坦汗的积极接纳，修筑板升定居并从
事农作生产。 蒙古贵族因气候及生活习惯原因常
外避北走，民人与蒙古底层民众长期杂居共处，形
成社群，成为明中叶此地半农半牧化发展的重要
契机。 招引周边地区白莲教徒汇聚于北方草地生
活，使白莲教徒成为阴山地区重要的移民来源。
“节年抢巧汉人并召集逆叛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
名” ［１５］《赵全谳牍》，１１３，“先是，吕老祖与其党李自馨、
刘四等归俺答……互相延引，党众至数千，虏割板
升地家焉。” ［１６］４３３聚众而来的白莲教徒与迁移而
来的内地民人共同生活于阴山中部南麓的丰州滩
地区，营建板升聚居，发展农业手工业，推动土默
特的发展，为开发丰州川作出了贡献。 “……自
是以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
数百。” ［１６］４３３内地军民逃入草地后，也逐渐在日常
生活生产中与蒙古族部众杂居融合，嘉靖时期阴
山地区推测有汉民逾万人，至隆庆元年 （ １５６７
年），“中国逃民，散入虏中，如板声地方，聚党成
队，动以万计” ［８］《应诏陈言兵务疏》，４１７４。 隆庆和议后，生
活在阴山地区的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万历十一
年（１５８３ 年），兵科给事中王亮条上书称：“板升夷
人，众至十万。” ［１８］卷１４１，万历十一年九月甲辰

（四）明中叶阴山地区的生产发展
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尤其是明中叶阿拉坦汗

率土默特部驻牧阴山地区中部的丰州滩，阴山地
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 “明嘉靖三十六年，
倡修五塔与八大坂升，今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
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 ［１９］至嘉靖中后期，丰州板
升 地 区 已 经 是 “ 虏 错 而 耕 牧 如 棋
布” ［１５］《北虏始末志》，２４。 成书于 １６ 世纪的巴德利所著
《俄国·蒙古·中国》记载，嘉靖四十六年（１５６７
年）时，“蒙古出产各种谷物，如糜黍、小麦、黑麦、
大麦、燕麦，还有多种不知名的作物。 当地有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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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等馒头。 蒙古地方有瓜果蔬菜，在各种园圃
中出产苹果、樱桃、瓜、西瓜、南瓜、黄瓜、葱蒜以及
其他各种蔬菜” ［２０］。 可见，当时板升农业经济除
了生产粮食外，还兼种水果蔬菜，丰富了阴山地区
农作物种类。 较长时期内，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
大体上保持发展态势，以致 １６ 世纪后期萧大亨感
慨：“今观诸夷耕种，与我塞下不甚相远。 其耕具
有牛，有犁；其种子有麦，有谷，有豆，有黍，此等传
来已久，非始于近日。” ［１５］《北虔风俗》，２４３

明中叶，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初步发展之
时，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除了蒙古人以畜牧为主
外，内地民人在经营农业之余还从事畜牧业。 如，
因避祸迁入的白莲教徒，“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
牛三万，谷二万余斛。 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
三千，马牛称是。 余各千余人” ［１５］《云中处降录》，８０；汉
地民众进入阴山地区从事生产之余还保有相当数
量的畜牧牛羊，生活在嘉靖万历时期的瞿九思
（１５４５—１６１５ 年）称：“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
百。 驱华人耕田输粟……（赵———笔者注）全有
众万人，骑五万，牛羊称是。 自 （李自———笔者

注）馨及 （周———笔者注） 元差减，最下者亦千
骑。” ［９］《俺答列传下》，１４６赵全属下民众的主要生产活动

是“春夏耕牧，秋冬围猎” ［１５］《云中处降录》，８０，是比较典
型的半农半牧经济形态。 对于部分上层军卒首领
及群体头目而言，其所经营的农业与牧业是并行
发展的，牧业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综上，明中叶北边军政堕废，官将矛盾尖锐，
恰逢水旱灾害与大同军乱等社会动荡事件发生，
都成为汉地民众大规模进入土默川平原生活的重
要原因。 明中叶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内地
民人主要包括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北边镇
卒军民和白莲教徒。 虽然进入阴山地区生活的原
因各异，但内地民人迁移进入草地生活，一方面增
加了阴山地区的活跃人口数量，另一方面也促进
了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对边疆开发、民族融合
与农业生产建设有重要影响。

四、“隆庆和议”促进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土木之变”后至隆庆和议前，明朝国势渐衰，

对边外蒙古的政策更加趋于保守并转变为一种消
极的固守应付政策［２１］。 明蒙双方虽仍保有贡市传
统，但因双方互不信任，官方贸易关系难以持久。
为补充必要的生活所需，蒙古军常南下入边抢夺。
但这种长期以战争形式补充物资的做法也影响到
了明代蒙古部落的稳定，“而会俺答自入寇归，畜产
死，人民疫病，乃旦莫恐……而况所卤略，大半又皆

归部曲，甚创艾” ［９］《俺答列传中》，９８，“节年入抢，为中国
害虽大，在虏亦鲜利” ［１０］卷３１１，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 在阿
拉坦汗和其他蒙古首领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２２］，
隆庆五年（１５７１ 年）五月二十一日，明代蒙古土默
特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和其他大小首领接受明廷封
号，并沿长城一线设立市口，明蒙双方开展贸易。

（一）互市贸易兴盛
“隆庆和议”使明蒙之间“在政治方面由战乱

走向和平，在经济方面由封锁走向沟通” ［２２］。 明
蒙双方在北方地区开展贸易，“广招商贩，听令贸
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因
收其税以充犒赏。 其大小部长，则官给金缯，岁市
马各有数” ［３］５８４２。 商贩云集，往来贸易马匹、布帛
与粮食，加强了内地与阴山草地的联系。 除官市
外，明蒙双方还通过“民市”进行贸易。 “民市”是
由马市后续发展出来的一种贸易形式，方便双方
在马市结束之后在另外规定的地点往来交易，商
品交易扩大到民间。 隆庆五年（１５７１ 年），“北虏
款贡以来，始立市场……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
多，互市钱粮有限，乃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
是为民市之始” ［８］《请罢榷税疏》，４９６８。 民市交易的商品种
类繁多，包括锅釜、针线、增絮、绵帛、米谷、棉花、食
盐等物品［９］《俺答列传下》，１２２。 “隆庆合议”后，内地民人
进入北方草地的现象似乎并未中断。 万历初年，张
居正曾在奏疏中称：“近见山西巡按疏中言边人叛
入虏中者甚众。” ［２３］《与总督方金湖以奕谕处置边事》 万历四年
（１５７６ 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沈涵上疏称：内地
民人 进 入 阴 山 板 升 地 区 垦 种 生 活 “ 去 者 接
踵” ［２４］《酷暴边关仇视降人疏》。 在和平时期进入阴山地区
的内地民人成为阴山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
力，“板升出塞，久居夷方，恋其田舍，又文法宽而
地土肥，无复中国之念矣” ［２５］《密间谍》。

（二）农业生产不断发展
“隆庆和议”后，除官方互市贸易发展外，阴

山地区也进入了稳定生产时期，“款贡以来，八年
于 兹…… 客 饷 日 积 于 仓 廒， 禾 稼 岁 登 于 田
野” ［１８］卷７９，万历六年九月甲戌。 阿拉坦汗等部在经济上也
日益依赖板升农业生产，“虏数万，仰食板升收
获” ［９］《俺答列传下》，１２４。 随着农作种物的丰富，明代蒙
古也开始改变饮食习惯，烹饪豆类粮食，“自板升叛
逆播种之后，及款塞以来稍知粒食” ［２６］《虏俗夜谈记》。
马市兴起后又进一步刺激了畜牧业的发展，“边地
孳牧渐多” ［８］卷３１８《条复收胡马疏》，３３７５，北疆生产也得到了
进一步的恢复发展，“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
外” ［１０］卷 ２５１，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 到万历五年（１５７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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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
固， 田 野 日 辟， 商 贾 日 通， 边 民 始 知 有 生 之
乐” ［３］《方逢时传》，５８４６。 清初顾祖禹对阴山地区的农
业概貌有所描述：“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
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 有众十
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
岸，南北四百余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
溪涧之险，耕种市廛，与中国无异。” ［２７］《山西六》

“隆庆和议”无疑是明朝中后期最重要的历
史事件之一。 明人焦竑称：“……大抵因贡为市，
中国以段布皮物市易虏马，虏亦利汉财物，交易不
绝，诚所谓贸迁有无，胡越一家。 故东西延袤五千
余里无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水陆屯田悉垦
治如内地，墩台哨望之卒以渐撤去，所省粮饷岁不
下数十万石。” ［１５］《通贡传》，４４１隆庆和议在政治上止消
双方兵革，友好往来；在经济上发展商贸，互利互
惠；同时也加强了蒙汉民族联系，促成“胡越一家”。
隆庆和议后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作物
种类增加，规模扩大。 虽然明代阴山地区农业有所
发展，但限于自然条件等原因，牧业还是占有绝对
优势，仍是阴山地区主要的经济生产活动。

阿拉坦汗死后，土默特部因争夺顺义王的继承
权而不断分裂，势力渐衰，最终于天聪元年（１６２７
年）被西迁的察哈尔林丹汗所打败，土默特部归附
林丹汗统辖。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 年），皇太极征伐并
攻灭林丹汗。 关于后金军队占领土默特部时的社
会状况，在《满文原档》中有相关的描述：

（初六日，各处之军） 【各处进入之满洲大

军，焚毁各处村堡之房舍，糟蹋其粮米】，各携

所俘人畜财物，来到汗前。 金银缎帛，八家均

分，又每家分上等牛十头、羊百只。 军中有马

毙者，偿之以牛马。 时新附总兵官麻登云等以

及大凌河祖可法等官，自游击以上皆携来从

征，各按品级，以人口、牛羊厚赏之。 又羊数

万，尽犒军士，令宰而食之。 【此番所获人畜共

计十万余。 斩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人】⑤

战事主要集中于阴山中部地区，农业经济遭
受重创。 阿拉坦汗时期发展起来的农业经济遭到
严重破坏。 至清初，丰州滩农业发展仍较凋敝。

五、结语
有明一代，处于农牧交错带的阴山地区被明

廷与明代蒙古交替控制。 明代阴山地区移民的涌
入与政治形势变动有密切关系。 明初，明蒙双方
围绕阴山地区展开争夺。 明前期在阴山地区实行
军事卫所制，设卫兴屯，移驻军队，成为明朝内地
民人大规模进入阴山地区的重要端始。 明中叶，

山陕受灾边民、大同军乱后边军镇卒与白莲教徒
等内地民人不断北上进入阴山地区丰州滩等地，
进行农业垦殖，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发展。 隆
庆和议，阴山南部及周边地区商业贸易发展，人员
往来频密，有力地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生产与
牧业发展。 在清代大一统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内
地民人自发前往蒙古地区定居并进行农业开垦，
阴山地区农耕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北方
重要的农业产区。

明代阴山地区人口的涌入与农业生产发展具
有深远影响。 大批内地民人迁入阴山地区后，带来
了内地先进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阴山地区的农业
开发，推动了农业人口的增加、耕地面积的扩大与
农作物品种的引进种植，为之后阴山地区由半农半
牧转为定居农耕创造了历史条件、奠定了现实基
础，是明清边疆史、内蒙古地区史和北方民族史中
的重要历史事件。 明清时期阴山地区外来人口迁
移与农业化过程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问题，仍有进
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和可能，期盼学界同仁予以更
多关注，提出更多见解，开展更加精深的专题研究。

注释：
①参见：陈永升《板升与俺答汗时期土默川地区的开

发》，载于《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 年
第 １ 期；唐玉萍《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探论》，载于《社
会科学辑刊》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刘雄峰《明代白莲教与漠北
边事》，载于《晋阳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许慧君《明代板
升的社会效应与历史影响》，载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刘春玲《明代后期俺答汗
对土默特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载于《阴山学刊》２０１２ 年
第 ４ 期；赵发《阿勒坦（俺答）开发丰州的策略逻辑》，载于
《西部蒙古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等。

②华力西运动（Ｖａｒｉｓｃ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发生在古生代
晚期的地壳运动的总称。 这次运动使得古生代晚期及其
以前的地层发生褶皱、变质和断裂等。 天山、阿尔泰山等
都是这次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山系。 由华力西运动所形成
的褶皱带被称为“华力西褶皱带”。 与华力西运动完全相
同的海西运动所形成的褶皱带被称为“海西褶皱带”。
（参见封吉昌主编《国土资源实用词典》，中国地质大学出

版社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１ 年，第 ３８４ 页）
③燕山运动（Ｙａｎｓｈａｎｉ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是中生代整个侏

罗纪和白垩纪期间广泛发育于中国全境的重要构造运
动。 １９２７ 年，由翁文灏以燕山为标准地区而创名。 燕山
运动主要表现为褶皱断裂变动、岩浆喷发侵入活动及部
分地带的变质作用。 在不同的构造部位，燕山运动的强
度与表现形式有着明显差别，如就中国东部以至整个西
濒太平洋带来说，燕山期的构造变动与岩浆活动有着愈
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强烈的演变规律。 燕山期为中国重要
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也是中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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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造期。 经长期深入研究证明，燕山运动对整个环太
平洋带乃至部分特提斯带等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燕山
运动应属洲际性的重要构造运动。 （参见徐世芳、李博主

编《地震学辞典》，地震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 ３３１ 页）
④也有学者以 １３８８ 年脱古思帖木儿败亡后北元即

告灭亡为断限，将明代蒙古史称为北元－蒙古史。
⑤转引自齐木德道尔吉《天聪六年爱新国大军征略

库库和屯史实解读（二）：以〈满文原档〉为中心》，《内蒙
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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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ｉｎ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ｉｎ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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